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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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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周末的傍晚，抱着不
满一岁的孩子，漫步在公园曲
折的小路上。微风吹过，带来
泥土和花草的淡淡清香，带走
了生活的嘈杂，带走了内心的
焦虑。孩子在我怀里时而向
左、时而向右地转着脑袋，好
奇地瞅着周围的一切。当夕
阳的余晖透过树叶的层层遮
挡，温柔地照在我们皮肤上，
我看到孩子额头上、脸颊上还
有睫毛上都镀上了一层淡淡
的金黄色。顿时，一种来自当
下的，充满爱意的，相互滋养
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走着走着，孩子的身体渐
渐瘫软下来，脑袋也停止了扭
动，靠在了我的肩膀上，脖子
上感受到一股气息在均匀、稳
定地吐纳。听说婴儿在视觉
系统发育完成之前，很大程度
上是通过气味来识人的。我
微微低头，闻到一股由乳味、
爽身粉味和婴儿特有体味混
合而成的独特味道，虽然不是
什么香味，但闻着特别舒服，

或许这就是那种不可言说的
一家人的味道吧。不知孩子
在我肩头闻到的是一种怎样
的味道。

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小的
时候，也曾趴在父亲肩头，跟
着大人的脚步观世界。在那
个除了吃喝拉撒没有任何压
力的短暂的人生时光里，无需
需考虑人生前程，不用担心生
活琐碎。身外的滚滚红尘、花
花世界，也不过是能在心里留
下一点模糊影像的过眼云烟
罢了。

心理学上说，人最初的安
全感来自稳定的父母，稳定的
亲子关系。对婴儿来说，父亲
厚实宽大的肩膀就是这个世
界上最稳定的存在。在父亲
肩头，可以“指点江山”，可以

“肆无忌惮”，亦可以安心入
睡。要问父亲肩头是什么味
道，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自在
的味道、一种安全的味道，更
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作者单位 正新公司

我 走 着
郭秉立郭秉立

案头那几张稿纸静静地等着我
用心把每一行都写满文字
我按下节能灯
用梳子打理脑海里纠缠在一起的枝叶
每当我拿起笔 我看到的是
她和我的大脑一样 一片空白

她摆脱我的信马由缰
和我对她的不尊重
揉成一团跳进废纸篓

灵感是带着闪电的精灵
张牙舞爪 喜怒无常 转瞬即逝
她怀满敌意地给我当头一棒

她不厌其烦 试图驾驭我

她就是文章的魂 真善美的化身
我必须克制 将那团无字的纸从废纸篓中捡出来
慢慢将皱褶抚平 此时我已变得足够清醒
诗歌要比短篇小说来得更疯狂 更傲慢
语音输入普通话不够标准 错别字横行霸道

直到她看见
整齐划一的文字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
我才知道 她是我梦中身着霓裳的素衣女子
望着她眉目间几分幽怨 几分欣喜
我知道 她在雨夜 月圆蝉鸣时
多次走进我的梦乡

为写诗词强说愁 人单影只
又有谁知 滴答的小雨
方是这秋天解酒的一杯清茶

作者单位 员工学校

父亲的肩头父亲的肩头
闫壮博闫壮博

􀥡􀥡􀥡􀥡􀥡􀥡􀥡􀥡􀥡􀥡􀥡􀥡􀥡􀥡􀥡􀥡􀥡􀥡􀥡􀥡􀥡􀥡􀥡􀥡􀥡􀥡􀥡􀥡􀥡􀥡􀥡􀥡􀥡􀥡􀥡􀥡􀥡􀥡􀥡􀥡􀥡􀥡􀥡􀥡􀥡􀥡􀥡􀥡􀥡􀥡􀥡􀥡􀥡􀥡􀥡􀥡􀥡􀥡􀥡􀥡􀥡􀥡􀥡􀥡􀥡􀥡

自从姥姥去世后，我便许久没有再回村子
里。姥姥家的院子由于无人居住，也已经荒废很
长时间了。

今年开春，母亲提了一句，院子荒着也是荒
着，要不种点菜吧。父亲正好退休，平时侍弄侍弄
院子，又能锻炼身体，又能吃点新鲜的蔬菜，真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说干就干，趁着休息天我载着
父亲回到了村里。打开院门，一股颓败的气息扑
面而来。偌大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没过了膝盖。
窗户正中的两块玻璃被打碎了，留下两个黑黑的
窗洞，像两只眼睛一样幽幽地看着自己，让人不禁
有些脊背发凉。从前平整的水泥地如今到处都是
裂缝，从裂缝里面倔强地长出的狗尾巴草，示威一
般在微风中摇曳，窗台上一只野猫懒洋洋地趴在
那里，见我们进来，一溜烟便不见了踪影。

看着这荒凉的小院，不禁回想起小时候每逢
暑假在姥姥家度过的快乐时光。那时的院门口有
一棵高大的桑树，粗壮的枝干能一直延伸到院子
外面。但凡我们嘴馋了，姥姥就会拿一根带着铁
钩的长杆，钩下桑葚给我们这群小馋虫分着吃，那
时的桑葚刚刚发红就会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后
来，有一年姥姥家里买了车，桑树太粗挡住了进院
子的路，便被砍掉了，自那以后我们再也吃不到好
吃的桑葚了。

桑树旁边还搭着葡萄架，每逢盛夏，葡萄树便
遮天蔽日般把火辣辣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的，成
熟的葡萄就像紫水晶一样一串串挂在上面，让我
们这些淘气包垂涎欲滴。葡萄架如今还在，只是
常年无人打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气，葡萄树如
爬山虎一般懒洋洋地趴在简易的井字架上。

记得有一年，在院子的拐角搭了个兔子窝，养

了十几只兔子，我们几个小鬼怕兔子饿着，总是趁
姥姥出门的时候偷偷摘了院子里的菜，一片一片
喂给它们吃，把兔子吃得圆滚滚的，还撑死了几
只，菜地也被我们搞得一片狼藉。老太太串门回
来一看，抄起笤帚就要打，看到我们的小脸蛋上泪
珠不停往下滚，又放下了笤帚叹道：“你们这群小
崽子，一会儿也不给我省心。”

回想起昔日的场景，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
容。如今，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过了而立之年，
逢年过节才会聚到一起，聊一聊近况，诉一诉衷
肠。看着尽情玩耍的孩子们，追溯着往日快乐的
时光。

时值盛夏，雨水丰沛，草木葳蕤，各种蔬菜也
到了收获的季节。这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要来这
小院转一转，今天顺两根黄瓜，明天摘两把豆角，
有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怡然
自得。不过今天显然没有交好运，本想着给饱受
病痛折磨的西红柿女士治治病，农药刚打到一半，
一场骤雨如倾盆一般将我浇成了落汤鸡。我只能
悻悻地躲回屋檐下，祈祷着我的农药没有白打。

八月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刚下完太阳便
迫不及待跳出来展现它如火的热情。满院子的蔬
菜经过雨水的洗礼，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晶莹剔
透，令人垂涎欲滴。艳红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紫
色的茄子，还有那一串串长势喜人的豆角……整
个小院在它们的点缀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每每下班来到姥姥家的小院，总能感受到一份
回归自然的放松和舒适。或是拿着锄头除草，或是
对着水流发呆，亦或是和家人一起分享满载而归时
的喜悦，此时的我大概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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